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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安的东西大街于 1666 年建城之后，就
开始形成了买卖街，论年头论历史，论商贸活
动的年龄应是当之无愧的老街。从建城算起
已有三百多年了；论阅历经历过宁古塔城的
初建和商贸的兴起，也目睹了民国后的变迁，
以及日本侵略者占领时期民族商业的凋敝，
更看到了“八一五”光复后老街回到人民怀抱
的喜悦……

东北大地商贸活动的见证者
明末的东北大地，后金政权崛起后，不久

便在宁古塔大地上开始设置，那时当地人基本
没有太多的商贸理念。所谓的商贸活动只是
以物易物互相交换的状态，以当地的山产、皮
货换取关内生产的各种生活资料，这种商业活
动规模小数量少，处在一种原始状态。

清初的宁古塔，有当地的猎人需要一口铁
锅，商人要求拿貂皮来换，多少张貂皮能装满
一口锅，就是锅的价钱。猎人明知吃亏也很无
奈，可做饭不能没有铁锅啊。自己又做不了，
只能是忍气吞声的交换。这就是宁古塔地域
中最初的贸易，以物换物的实物交换。

宁古塔新城建立后其重要的政治军事和
经济地位，促使东西大街就自然地成为商贾云
集之地，尤其是许多关内流人来到此地之后，
他们以经商的理念影响到当地人经商，逐渐有
了商铺货栈，有的流人也成了商铺的掌柜。

生于宁古塔的流人之子吴桭臣在他的《宁
古塔纪略》中说：“城内有东西大街，人于此开
店贸易，从此人烟稠密，货物客商络绎不绝，居
然有华夏风景。”

流人杨越因“通海案”被判流放宁古塔后，
就是当地贸易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因其很高的
威望和影响，被当地人称为“杨玛法”（玛法，满
语：爷爷）。其子杨宾年龄 40岁时有机会来到
宁古塔省亲，探望谪居于此的父母。杨宾将其
赴宁古塔沿途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写成《柳
边纪略》一书，书中对东大街的商贸记载有“宁
古塔多农贾，贾者三十六，其在东关者三十有
二：土著者十，市布帛杂货，流寓者二十二，市
饮食。”这里所说的东关即东大街，商贾多在此
开店贸易，其余在西大街。大部分货栈的经营
者为流寓人士（即流人）。

三百多年的老街
今天算来东大街存在三百多年的历史中，

经历过多少风风雨雨，始终是宁古塔的一条主
要商贸街道。翻阅民国版《宁安县志》时，留意
一张宁古塔城的地图，宁古塔城的街道由内城
和外城的合并演变而来，很难找到一条既通透
又能通达的街道，惟有东西大街是一条贯穿城
东与城西的大街。可以看出无论岁月沧桑、斗
转星移，东西大街是一条被保留，又繁荣兴旺
的商业街存活下来，这是一条承载宁古塔城兴
衰与历史文脉的大街。

清代初年，东西大街一直是全城发展的重
心所在，许多代表时代的宗教庙宇和买卖家则
留驻于此。宁古塔的孔庙在黑龙江省来说，建
立的较早，也是宁古塔最早接受优秀传统文化
的证明。

东西大街上有一个牌楼（今好日子超市以
东），东侧与江边十五号船口延伸上来十五号
胡同、药王庙胡同相连。牌楼为木质，建于清
康熙年间，清末被拆。牌楼中间悬挂的匾额题
有“阜成门”字样。牌楼将东西大街一分为二，
牌楼以东称为“东牌楼外”大街，百姓简称“东
牌楼外，宁安的老年人都知道这个名字。

为何在东西大街东侧建牌楼，具体原因不
详。牌楼东转向南连着药王庙胡同。胡同中
曾经是协领公署的办公地，路东是药王庙，民
国初年已是驻军的营部。这里还通往宁古塔
的驿站，俗称“东站”。

据史料记载，东西大街上当地知名的商家
很多，有万兴恒、振兴堂、大和堂、永衡官银号、
双发福、德庆福、庆升福、大德当等，东牌楼外
还有牛家酱坊、杜家炮铺，向东有大德永、元和
盛两家知名的烧锅。这些商铺中，有许多经营
日用杂货的货栈，还有当铺和药店，药店有坐
堂中医，可以看病抓药。东西大街唯一保留至
今的老字号为“大和堂”（药店），已经是几易其
主又换了位置，仍在东西大街上经营，名字保
留至今成为“老字号”商家。这个开办一个多
世纪的老字号，如今也改换门庭，换了新的主
雇和牌匾，只有楼顶上还保留着“大和堂”三个
大字，给过往的人们算是留下点记忆。东西大
街对比起来，其商贸的繁华以大街东侧为重。

上世纪七十年代工农兵大桥建成通车后，
宁安开始了拆旧房通道路为主的旧城改造，通
江路和中心大街相继打通建成，其商贸企业和
活动开始向这两条街上转移，但东西大街商贸
活动的历史余温尚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东
西大街部分地段改造被挖开，在地面一米以下
发现许多松木方子，如同铁路的枕木大小。这
些松木方子整齐的排列铺满一层，保持基本完
好，人们推测宁古塔建成不久，东大街被辟为
主街时，路面上铺满了松木方子。路两旁的排

水沟，也是木质的。宁古塔当年木材资源相当
丰富，流人文献中记载：宁古塔城“有木城两
重”，其城墙皆使用巨大松木加泥土夯筑而
成。城内房屋多用巨木，家家庭院“皆木墙”，
铺路用木材也不足为怪。

今日的宁安城
几年前的夏季在整修东大街路面挖排水

管道时，再次发现大量铺路的松木方子，将木
方起出后，木方之下皆为肥沃的黑色泥土，这
说明宁古塔建城之地应为牡丹江冲击而成，土
质肥沃。宁安城东还能看清过去的古河道，牡
丹江之水造出许多肥沃之地，才有了宁古塔蜕
变成今日的宁安城。

三百五十多年过去，东西大街依然车来人
往，东来西去。三十多年前启动的城市改造，
东西大街两侧建起一幢又一幢的多层楼房，一
楼多为营业网点，二楼以上为住户。建楼的年
代不同、设计师不同、风格也不同，上世纪九十
年代曾有一段时间力图恢复东大街为商业古
街，在街口建了一个铁的标志牌楼，建了两栋
外形仿古的楼房，后来在全面整修道路时，拆
除了破旧住房，取直了路面，又安装了路灯，将
电线入地，撤走了电线杆子，行走中的人们觉
得东大街仿佛又宽敞了许多，也方便了行人和
商家。西大街也是如此。为了增加东大街的
历史底蕴，在东大街的起始地建了一座牌楼，
回味着这条老街的历史。

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宁安的东西大街就
是鉴证古城商贸发展进程的老者。虽然古街
不会说话，后来者也未必人人都能知晓这条古
街的前世今生，如果你再细细品味，岁月的印
记，如同一壶老酒，无论你换了几个外包装，酒
味依然酣醇，不会因换了外表就失去了昔日的
浓香。人们会追寻那匆匆走过的背影，在斗转
星移中体味百年老街的繁华兴衰，眺望那渐行
渐远的留痕。

楼上仅存的“大和堂”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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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拿豆包不当干粮”是家乡人认为不该轻视什
么时，常说的一句话，可见豆包在东北人尤其是黑龙
江人心目中是很有份量的。在家乡，豆包大致有两
种：一种是用小麦面粉（白面）做皮子的，一种是用粘
米面做皮子的。

我特别要说的就是粘米面做皮子的粘豆包。
粘豆包起源于山西，后来山西移民闯关东时传

入东北，成为当地人喜欢的食品，并延续了下来。
我小时候，偏远农村很缺少白面，而粘豆包虽不

易消化却抗饿，所以，在农活儿累的时候，大多农家
都以粘豆包为主要劳动力的食物，吃闲饭的还没资
格每餐享受呢。

我不知道别人家的粘豆包是怎样做出来的，但
我却无数次亲见并参与了我家粘豆包的制作过程。

其实，粘豆包的原材料主要就两样东西，即粘米
面（黄米面）和饭豆（芸豆），后来，才有糯米和粘苞米
加工出来的豆包皮子。每次做粘豆包都是先将粘米
面用水和好，放在盆里发酵，等发好了，再将烀熟碓
碎的饭豆团成牛眼珠大小的豆泥丸儿，放进已捏成
手心大小的粘米面皮子里包起来，团成近椭圆形状，
再把接触屉布的一端弄得稍平，均匀地摆放在铺了
湿润屉布的笼屉上，等水烧开了，放进锅里蒸。十五
到二十分钟，就可以起锅。烀好的豆馅儿里常放糖
精提升口感。

包粘豆包这活儿，看似简单，其实想包得好看又
不漏馅儿也不易，别看粘米面熟了粘糯得很，生时却
极松散不易聚拢，一不小心就包坏了包丑了。做什
么都要样儿的母亲常叮嘱我们精心着点儿，别包得
三扁四不圆、稀淌花漏的。

每次，母亲将香气腾腾的大锅揭开盖子，端出腾
云驾雾的笼屉，那整整齐齐的金黄的豆包就呈现在
眼前，非常匀称，一水水儿地露着浑圆而闪着亮光的
圆乎乎的头，身子却早紧密地连在了一起。

起锅之后，要趁热将它们分离开，否则，凉了硬
了，就分不开了，硬分就会开膛破肚子。那粘乎乎的
一片，即便热时分，如果不采取恰当措施也是分不利
落的。母亲总是舀一碗凉水，将筷子蘸上凉水，再插
到两个豆包之间去夹开，夹的时候，得看准，万一夹
偏，就会有破肚子的。如此循环往复，直至将整笼屉
的粘豆包一个个地起完。这样分出来的粘豆包，表
面完整光滑。粘豆包蒸的时候是立着的，蒸熟夹开
后再放到盖帘子上则需倒立，这样做是因为，在起的
过程中，光滑的圆顶已经被空气吸收干了表面的水
分，将这一面着地放下去，已不容易粘连了。

起先，看着母亲有板有眼地做这些的时候，就开
始佩服劳动妇女的聪明了，而当我自己也能亲手做，
则满心自豪。

那时候，和别人家一样，我家一到冬天经常蒸粘
豆包，一般晚上却很少吃，母亲说，粘豆包硬，不好消
化，再说，吃完那么禁饿的东西就睡觉压炕头子白瞎
了。

吃粘豆包蘸白糖更好吃，如果家里没有白糖，就
必须得就咸菜，否则，会烧心（其实是烧胃）。

说来也奇怪，在热着的时候无比粘的粘豆包，一
旦凉了，就几乎彻底地失去了粘力。手里拿个凉的
粘豆包，一掰就下来带白茬子的硬块儿，这可真是一
切状态的维持都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客观条件啊，失
去那个条件，该状态也就成为无本之木。

小时候，有时在外面疯饿了，回家找吃的没有，
我就会跟弟弟妹妹潜入仓房，抓出来几个母亲准备
不时热着给我们吃的冻粘豆包，一点儿一点儿地啃
吃，别看冰凉梆硬的，啃起来却既有趣儿又解饿，特
别是在啃到豆包馅儿的时候，就像要解放哪个孤岛
一样地兴奋而有成就感。

粘豆包的确好吃，可也不是谁都能吃得的，比
如，镶了假牙的，那牙口儿要是不牢固，一口粘豆包
就能把牙给拽下来。如果年岁大的，吃了不好消化
就会胀肚子，所以，想亲口尝尝粘豆包，一定要先了
解注意事项才行。

即便在物质极大丰富的现在，粘豆包靠着自身
的魅力，不但经久不衰，还百变其身，不断翻新花样
儿，豆包皮子由只有大黄米面逐渐发展到糯米面、粘
苞米面等；原来纯豆馅儿或加糖精，后来糖取代了糖
精；原来只有蒸吃的吃法，如今则在传统吃法上至少
增添了将蒸好的粘豆包再用油煎了的吃法。

粘豆包，过去是因为紧缺而被珍视，如今则是因
为求精而被追捧，从一个粘豆包的前世今生，让我们
感受到了时代的不断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再提
高。

本文图片为本报资料片

飘香东北
粘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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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粘豆包。

肇东老火车站是一栋俄式建筑，开站于1902年，
比肇东开城还早好几年，中东铁路时期称满沟站，距
哈尔滨站 63公里，时为五等小站。这座站舍是中东
铁路西部线现存的 14个老站舍之一，俄罗斯传统的
单层建筑沿滨州线一字形展开，砖木结构撑起人字
形起脊铁皮屋顶，屋顶中间方方正正的烟囱像个小
阁楼。

顺着屋顶延伸下来的雨搭，两头起脊中间斜坡，
被 6根雕花木柱擎起，折角用木雕十字架支撑，清秀
中透出几分典雅，整个建筑浑然一体。砖砌的门窗
额罩与突出的窗台相互呼应，为俄罗斯建筑风格画
龙点睛。土黄的墙面、墨绿的门窗、雪白的窗口、紫
红的屋顶，更显稳重宁静。中东铁路时期，有一列豪
华特别快车会在肇东站停靠，据我大老爷说，车只有
4节，是相当的阔气，车名叫“留克斯号”。历史上有
两台机车让肇东人引以为豪，抗战结束后有两台报
废机车被遗弃在肇东站，修复后被当时的东北铁路
总局命名为“毛泽东号”和“朱德号”，两台机车成为

共和国铁路的开路先锋，哈铁局的荣耀和自豪，肇东
站也成为两台机车的诞生地。

站台上的丁香树又高又大，越长越密，据说是解
放后第一任站长带领大家种下的，见证了回到人民
手中的肇东站不断发展的历程，每到春天芳香四溢，
整个车站笼罩在花香里。儿时的我，对火车站充满
着神秘和向往，幻想着长大穿着妈妈那样的制服到
火车站上班。妈妈是车站的客运值班员，带红箍的
大檐帽上路徽闪闪发光，带领客运员接发“票车”的
英姿一直是我向同学炫耀的资本。我常常溜进火车
站，除了站长室几乎踏查了所有的地方。最感兴趣
的是车站候车室，宽敞得像一个宫殿，水磨石地面光
亮得能照人，3 个售票窗口被 3 组铁栏杆分割，看上
去充满了神秘。铁路局的文化列车偶尔会在候车室
演出，妈妈每次都会特邀登台唱歌，每次都是《红灯
记》李铁梅的那段“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每次都会赢
得阵阵掌声，比过年还热闹。

车站出口旁有一座大铁桥，横跨线群，连接道东
道西，肇东人管它叫“天桥”，站在“天桥”上，整个站
场尽收眼底。我常常拉着农村来的表兄表弟站在

“天桥”上看下面的火车轰隆隆驶过，漫天的蒸汽散
去，我指着火车站大声说：那是我妈的单位。火车站
对于我们这些车站职工家属来说是单位，更是可以
依靠的家。家里有个大事小情都要找单位，有难处
找车站帮助，两口子闹矛盾常常找书记“判官司”。
生病有铁路卫生所、洗澡有铁路浴池、看电影有铁路
文化宫、头发长了还有车站理发室。车站后身的铁
路理发室是我幼小时最讨厌的地方，理发员老王太
太手中的推子总是夹头发，夹的我嚎啕大哭，妈妈会
给我一撇子，说：剃个头像是杀猪。我已不记得妈妈
的一撇子疼不疼，但我每次理发都会想起妈妈这句
话，要是还能挨妈妈一撇子就幸福了。过春节时，会
有铁路生活车开进火车站，卸下土豆白菜大萝卜，竟
然还有圆葱海带干豆腐，纸包纸裹的分给大家一小
份，那可是过年的“细菜”啊。

1986 年，我应征入伍，在肇东站第一次远别家

乡。很多亲属到站台上送我，妈妈带领车站客运员
忙前忙后为入伍新兵服务，军列马上要开了才跑过
来跟我说：退伍回来到车站接妈妈的班。没等到我
退伍，妈妈因为脑出血提前退休，离开了她钟爱的肇
东站。退伍后我也没有分配到肇东站，而来到了拥
有那台“朱德号”机车的哈尔滨机务段。妈妈的退休
时光是在轮椅上度过的，她和同事在站台上的合影
成为她晚年最美好最持久的回忆。妈妈在站台上送
走了无数南来北往的旅客，自己却从来没有离开过
肇东。去世的时候是穿着那身铁路制服走的，这是
她唯一的遗愿。

如今的肇东站已是哈齐高速铁路客运专线上的
一座现代化车站，百年老站舍已不再使用。为给客
运专线“让道”，2012年肇东站整体向后平移32.4米，
成为一座历史性保护建筑。偶尔再回肇东，我都要
去看看这座老站，但每次都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
觉。妈妈已去世 10多年，她对铁路的热爱已遗传到
我的血液里，这些往事给女儿讲了好多次，她好像并
不感兴趣，一辈人有一辈人的热爱，我的这份热爱会
伴随我一辈子。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肇东新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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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东老站印象
□张宪龙

人的一生有两样东西永远不会忘怀，一
个是母亲的容颜，一个是家乡的面孔。肇东
老火车站几乎是我对家乡的全部记忆，也是
脑海中母亲形象的背景画面。我的家就在
火车站旁边儿，火车通过时床会有微微抖动
的感觉，也许我出生的第一声啼哭是伴随着
蒸汽机风笛声而发出的，听老辈儿人说，我
的哭声特别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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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东老站。


